
□ 陈白云

诗诗赋荆州

喜迎二十大
□ 唐传义

百年大党驭长风，赓续征程盛会隆。
若水仁怀情似柳，真金义律志如松。
龙腾大海迎霞彩，剑劈昆仑共世融。
华夏复兴前路近，国歌唱彻九州同。

这天，我去儿童医院办事，出来时已是中午，饥肠
辘辘。街对面正好有一家餐馆，玻璃上贴着一张醒目
的早餐价格表，门口的人进进出出。我不由心想，这
家店里的菜炒得一定很好吃，于是推门走了进去。

店里只有一个大叔在擦桌子，厨房里有五六个
厨师在忙着炒菜，看起来这家店生意确实很好。我
刚想点菜，大叔却说这里不卖午饭。我看着厨房里
忙碌的厨师，心下疑惑，难道这家店中午只做外卖？
可又没见成堆的饭盒。

这时，一个中年男人焦急地走了进来，问能不能
借个火，孩子在住院，吵着要吃爸爸做的菜。大叔呵
呵一笑，指着厨房里的五六个“厨师”说：“没问题，他
们也都是来借火的，你稍等一下，马上就有空炉子
了。”说着，大叔领着男人走向厨房，我也好奇地跟了
进去。大叔给一个刚空下的煤炉换上新的煤球，男
人将装着蔬菜的手提袋，放到唯一的置物架上，架子
上还有不同种类的新鲜食材。我百思不得其解地问
大叔，中午不堂食，架子上这么多食材不就浪费了
吗？大叔微笑着说，不浪费，一会儿就拿来炒菜了。
男人熟练地炒起了菜，不时接过大叔递来的调味

料。炒好菜后，男人握住大叔的手连连道谢，从钱夹
里拿出一张钞票递给大叔。大叔摆了摆手，笑笑说：

“以后可以天天来这里借火，不收钱。”男人再三感
谢，拎着炒好的菜走向对面的儿童医院，临走前，还
特意把未用完的半包蔬菜放在了置物架上，留给了
后来人。

我看着厨房里来来往往的人，他们无一不是来
借火的，炒好的菜也都被送进了对面的儿童医院，只
有置物架上的新鲜菜不停地被更换。

那一刻，我的内心无比震撼。我问大叔，一分钱
不收，只靠卖早点能维持店里一天的开销吗？大叔
坦然地说：“勉强能维持住。虽然不挣钱，但是能帮
到一些有需要的人。”

我感到一股暖流流过心田。想到刚刚那位男子
的孩子，当他吃着爸爸亲手做的饭菜时，尽管身体不
适，嘴角也是含笑的吧。

大叔的一点善意，温暖了多少身患疾病的孩子，
又慰藉了多少身心焦虑的父母。巴掌大的暖心厨
房，置物架上留下的新鲜食材，就像一条流淌的小
溪，将善意和温暖带给了越来越多的人。

每个母亲都有自带体温计，那是伸手一摸就知
道宝贝的温度，是爱的体温紧密相连，稍有一点异常
就会觉得寝食难安。因为孩子是母亲生命的全部，
也是母亲爱和感情的一种升华。

睡到半夜的时候，看到孩子在被窝里翻来覆去，
我没开灯手一摸，哎呀好烫呀！再打开灯，给孩子
喂水量体温，一看孩子小脸红扑扑的，十有八九是
发烧了。过一会，一看真的是体温38度多，赶紧找
来了退热贴退烧药，哄着孩子喝药外用贴一气呵
成，孩子哼哼唧唧有些难受，鼻子也有些不通气估
计是感冒了，小手小脚也冰冰凉凉的，还有一些轻
微的咳嗽。我的心也在瞬间揪了起来，退烧药喂完
了再测一下体温，还好，孩子一会儿就出汗了，慢慢
进入了甜蜜梦乡。

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妈妈也是双手自带天然体
温计，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每一次我们在外面玩
耍，难受了就一口气跑到家里，往母亲怀里一靠就不
动弹了，这时母亲总会习惯先摸摸额头，再用脸上的
皮肤轻轻地在我们脸上蹭一下，就能立刻感觉到异

常。哎呀发烧了吧，马上就会抱着我们到村卫生室
里，先测个体温，然后再开点药口服或者打点屁股针
甚至打点滴。再背着我们回家去，做上一顿热乎乎
的饭菜，马上我们就活蹦乱跳恢复常态了。

只是那时候家里的条件很差，很多时候我们在
半夜里生病，父亲常年在外面工作，只有妈妈一个人
在家里照顾我和弟弟。记得有一次半夜的时候，弟
弟因为扁桃体发炎高烧，母亲先是拿手一摸，哎呀好
烫呀，急急忙忙地找体温表，可是家里的体温表不见
了，只能晚上抱着弟弟到了村卫生室，当时的农村没
有路灯，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比弟弟大两岁多的我给
母亲打着手电筒，那天晚上还下着大雨，一路上只听
见母亲急匆匆的喘气声，我在后面打着雨伞，一路小
跑很快到了村卫生所。

好不容易到了村医那里，却怎么也叫不开门，母
亲急切的声音一遍一遍地喊着，在那个夜晚真的格
外焦灼，后来母亲只好带着弟弟回去了。叫开了邻
居家的门，母亲全身都是湿漉漉的，来不及多说话就
找人把弟弟送到了四五公里外的乡医院。到那个医

院的时候，已经凌晨两点了，爸爸也从单位赶了过
来，后来医生一看是孩子急性嗓子发炎，因为弟弟年
幼体质比较差，如果送来晚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当
时医生也是说幸亏母亲送来得及时啊！

后来，在医院上班才知道，原来每个母亲都有
天然自带体温计，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只要孩
子稍微一点不舒服，就会先用手一摸就知道，热了
凉了病了困了都可以区分开来。一摸体温高了开
始量体温，肚子痛了就会用手摸一下小肚子，再看
看孩子的精神还有脸色，就知道孩子的大概情况，
从来不会耽误一点，而且很多时候是发现及时，量
好了体温开始喂药或者看医生治疗等，熟悉得就像
对待自己的左右手，熟悉得就像自己的额头或者身
体某个部位，我想这大概就是子女和父母中间的血
脉相连吧！

转眼间我们长大了，我怀里的孩子也长大了，
相信我们的童年都使用过这一支爱的体温计，这爱
里有母亲的担心呵护，也有我们代代相传的守护和
付出。

心心情随笔
爱的体温计 □ 王国萍

暖心厨房 □ 李 惠

国庆前夕，我和同学小聚，当有
人聊起我们班的何同学时，这个名
字一经提起，我平静的心里便会泛
起层层涟漪，不由得回想起发生在
20多年前的一件事……

那是一个国庆节的早晨，我正
在站台上等公交车准备去上班，这
时只听不远处有一个声音在喊我的
名字。我循声望去，只见一个农村
妇女骑着自行车，两旁挂着边筐，快
速向我驶来。她是谁，这个看上去
年龄比我大好多的女人是谁？没等
我反应过来，她已经冲到了我的面
前。我仔细一瞧，才发现这个蓬头
垢面，神情看上去很疲惫的女人竟
然是我的同学何某某。或许是生活
压力所致，她的双鬓不知何时已经
爬满了银发。说实话，不是她那天
开口叫我，就是走对面，我都不会想
到眼前这个女人就是那个昔日在学
校里总是瞧不起我的何同学。我激
动地握住了她的双手和她寒暄起
来，却怎么也没想到她原本柔软、细
嫩、光滑的双手，如今结满了老茧；
原本乌黑的秀发，如今两鬓斑白；原
本娇嫩、白皙、清秀的面庞如今变得
憔悴、黑黄。我难以想象和她20多
年没见面了，她的模样竟然发生了
如此巨大的变化，这让我错愕不已，
她在我惊讶的表情下显得有些不知
所措，脸上带着卑微的笑容，时不时
地捋一捋散乱的发髻。从她脸上爬
满了岁月的痕迹，可以看出她在生
活中承受了诸多的不顺……

上学时她的成绩较好，而我除
了文科和英语还能说得过去以外，
数理化我都垫底。为此，何同学从
不正眼瞧我，在她鄙夷的眼神中，我
很自卑。有时她还伙同其他同学用
尖酸的话语挑衅我，面对她们的揶

揄，我总是默默地忍受着。
何同学不但学习好，长相也比

我好看。她有着苗条的身材，大大
的眼睛通透而明亮，犹如一泓清
泉。而我，除了家境比她优渥外，别
的都不如她，初中三年，我饱受着她
的白眼和欺凌。

高考时不知为什么，一向学习
很好的何同学却没有考上大学，甚
至连个中专也没有考上，而我却因
一个机会，被保送到卫校读书，我的
人生轨迹从此改写。

卫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在乡镇卫
生院上班，过着安逸稳定的生活。
有一次，我听同学提起何同学：她婚
后并不幸福，连续生了两个女儿，遭
到了公婆的嫌弃，好不容易第三胎
生了个儿子，也未曾改变好吃懒做
又嗜赌如命的丈夫。为了摆脱饥寒
交迫的处境，无奈之下，她选择了贩
卖蔬菜这个行业，她的行为在无声
地向我诉说着时下的坎坷。于是有
了开头的一幕……

自从那次分手后，我再也没有
见过她，但她的人生遭遇总是在不
经意间触动着我。

后来得知，她经过了20多年的
拼搏，现在生活得很好，儿女们都已
考上了大学，并且结婚生子。我为她
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并且在
内心深处默默地祝福她，但愿她今后
的生活会越来越好，同学的这份情永
远不能失掉，它如春天的雨细腻润
滑；如夏天的风盎然激情；如冬天的
雪晶莹剔透，洁白无瑕。岁月可以改
变我们的容颜，但同学的情谊怎么会
轻易改变呢？无论她对我做错什么，
人的善良是不能丢的，这是人生弥足
珍贵的东西，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
会重叙友谊，让爱永远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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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滩苇草
□ 邹 天

驱车2个小时，我来到松滋洈
水，登上了亚洲第一坝。眼前平湖
连天，湖水浩淼，湖上小岛环布，岛
上绿树成荫，湖光山色，尽在眼底。

突然，画风骤变，干涸的浅滩
旁，一窝矮矮的芦苇，因没有雨露已
枝叶略黄，恰似滴入风景画上的一
点墨，固执得显眼。这簇苇草，长得
是那么跋扈，那么狂野，又是那么执
拗，那么刚毅。它像是我的知音，一
把拽我入怀，让我久久地凝视着它，
思考着它。我满脑子里能想到的，
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人是什么？

人是什么？这是哲学史上一个
永恒的话题，是所有思想者终其一生
都在思索的人类终极命题，没有标准
答案，人们众说纷纭。而此刻，法国
作家、思想家帕斯卡尔的答案最为贴
切地奔涌过来，他说：“人是能思想的
苇草”，真是天人合一！是啊，芦苇是
大自然中很脆弱的东西，它远没有
高山上那巍峨的巨石坚硬，也没有
眼前湖光山色这般的秀美，但我以
为，苇草远比这些都要高贵，是因为
我们人类赋予了它想象，更多的人，
也成为了行走中思索的芦苇。

人的肉体，常常犹如芦苇一样
脆弱，即使人有着无穷的智慧。虽
然人们可以建造出高耸入云的巴别
塔，可以修筑出气势磅礴的阿房宫，
这些曾经恢宏豪迈的建筑，只能给
我们永生的幻象，最终都灰飞烟
灭。只有思想的传承，才能给人永
生的可能。作为个体，人的寿命固
然有限，但作为人类，人却是可以在
不断的传承中生生不息，就像帕斯
卡尔的思想一样广泛流传。

人，从菇毛饮血中走来，却绝不
会向菇毛饮血中回去，是什么样的
力量，阻止我们重返愚昧重回无
知？正是思想的传承，是思想不可
逆转的强大力量啊！思想，它看不
见摸不着，唯有通过作者的笔触，随
着墨水才能流淌散发，演变为一篇
又一篇的华丽乐章，《论语》《道德
经》《堂吉诃德》……虽经千百年，依
然在世界各地，在一代又一代人中
永存传唱，这是思想的沉淀与互动，
也是写作的意义与价值之所在。

大多数时候，我们的生活很像
西西弗斯，日复一日地将巨石推向
山顶，可我们的生活，又远远不止是
推动巨石，我们还有对自由的追求，
对自身价值的寻找。我们阅读，是
为了领会他人传承给我们的技巧、
思想、方法等，我们写作，则是对个
体终极价值的追寻，哪怕我们卑微
得像一根芦苇，也要思考……

人的终极价值是什么？试图给
出我们一些答案，然而他们给出的
答案，似乎都在遥远的生命彼岸，而
生在此岸的我们，既无法证明也无
法证伪，我们只能在此岸思索并找
寻，并在痛苦中思考，在思考中写
作。有时，即便现实生活无情地试
图将我们碾压成马尔库塞所说的

“单向度的芦苇”，但我们依然会思
想，保持写作习惯，我们会永不止
步，去追寻那个或许属于自我，或许
属于人类的答案。这个答案，极有
可能像萨特笔下的戈多一样，众望
所盼，却迟迟未曾到来，它是我身边
发黄的苇草渴望着的甘霖……我
想，我不用纠结与计较了，求索的过
程，就已经体现出思考的价值，笔下
的真实思想，就是写作的意义。介
子忠而立枯，文君寤而追求！

我依依不舍地将目光离开了苇
草，转向了远处的风景。如果以人
的寿命去丈量这山水的变化，山水
的存在近乎永恒；而以人的肉身来
追求永恒，似乎成了徒步登天的奢
望。虽然肉体告诉凡人，凡人之身
不可长存，但人的灵魂还是会引领
着他向永恒而去。没被人遗忘的
人，他将永远活着，就像堂吉诃德冲
向风车那样，荒诞但悲壮。唯不同
之处在于，骑士挥戈，作家握笔。

在夕阳余辉相伴的苇草旁，我
释然了。当一杆苇草，能够自由播
撒思想的花絮时，千枝万杆的苇草
顿时就会遥相呼应。那缤纷的飞
花，就是百家争鸣的思想，就是人类
前行的风帆！我相信，无论在怎样
的秋天，纷纷扬扬的芦花，终会幻变
成漫天飞舞的大雪，无人可挡！

我仿佛看到，苇草连天、生生不
息，灿若星河，后天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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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活感悟

让爱发光
□ 宋海红

秋天悠远，有层次，似五味分明的食物，咬一口
才知道它的辛、甘、酸、苦、咸。秋天的味道，无论在
什么地方，总是好的。可是，这荆州的秋味，总让人
忍不住想写一写。

石榴挂果，青中带一点胭脂红，有的紧紧抱成一
团，晶晶似玛瑙之圆润；有的裂开嘴儿笑，莹莹如珊
瑚之玲珑。以十字刀剖开，放嘴里一咬，汁水四溢，
甘甜可口。

石榴树下的田垄里，薯藤爬满一地。刨开松软
的泥土，挖出一只拳头大小的红薯，在草地上蹭几下
生吃，一点也不逊于市场上售卖的苹果。

此时，池塘里的鸡头米也陆续上市了。数里长
的黄金街，到处都是剥鸡头米的大叔大妈。很早就
知道，鸡头米药、食两用，可健脾养胃、益肾固精、祛
湿养颜，素有“水中人参”“水中桂圆”之美誉。鸡头
米与莲藕、菱角、荸荠、茭白、茨菇、水芹、莼菜一起被
称为“水八仙”。

祖母坐在屋檐下，在清爽的穿堂风里剥鸡头米，
在阳光缓缓西移的轨迹里，我看莹白的它们“破茧”
而出，落在青花瓷碗里……这是我小时候经常遇见
的场景。傍晚时分，一碗清甜软糯的冰糖鸡头米直
达味蕾、漾起回甘，整个人立马通透舒畅起来。这流
淌进血脉里的温婉，这念念不忘的味道，难怪让苏东
坡发出“粥既快养，粥后一觉，妙不可言也”的感慨。

比鸡头米稍晚一点上市的是大闸蟹。无论是淤
泥湖大闸蟹，还是洪湖清水大闸蟹，其个头、外观、味
道都差不多，也许两个湖是心心相印的，均有澄澈的
水质和丰富的矿物元素。水煮、清蒸或辣炒，脂白如
玉，膏红似橘，即使吃蟹壳蟹钳蟹脚，味道也分外醇
厚，一咬便有了满足。

在大美之秋徜徉，看秋风吹疏茂密的树叶，听黄
叶逐渐离开枝干，飘舞着来到荷塘。我不由想起沈
天鸿的“蝴蝶是这个下午的一半，另一半，我想起了
落叶的叫喊”。落叶一直释放着诗意，伴着踏月而归
的渔船，与漂在水上的一盘秋月融合，变成无数银鱼
朝岸边游去，“等船入定，渔民开始反刍光阴”。

此时的乡村，好似用黄金铺就的。极目远望，绚
烂似锦。成熟的稻穗低垂着头，像人一样谦虚，等待
人们去收割，空气里弥漫着诱人的气息。

儿时，我最爱吃秋天的锅巴饭，烧的是土灶，焖
的是新米，喝的是米汤。在豆瓣酱的伴佐下，留下一
个个值得回味的咀嚼。炕锅巴是个技术活，倘若一
路猛火，就会变焦糊；如果全程文火，如“轻风拂山
岗，明月照大江”，又整不成型。读小学三年级就会
做饭的我，自然有这方面的经验。先以武火攻之，待
锅里的米饭刚焖干，再用文火煎之，只需再烧五个稻
草把，锅巴就会炕得恰到好处，颜色酥黄，咬一口，嘎
嘣脆。

碾屋，不得不提。小时候家里磨面、豆、米，大多
由母亲一人完成。在一盏煤油灯旁，她常常右手推
磨、左手放料，一干就是两个多小时，把身子弯成了
一张弓。

有时候我去帮忙，母亲总说我力气小，最多让我
帮着放料。磨量大的时候，父亲会把一根绳索从屋
梁上垂下来，套于石磨的推手上，这样就省力多了。
石磨的周围，那圈清晰可见的印痕，就是母亲勤劳奔
波的见证……

母亲说：“石磨跟人一样，历经千转万碾，没有一句
怨言，做人也要这样实在呢。”现在看来，石磨其实是一
个智者，懂得忍辱负重，为人们奉献各种美味的同时，

也在无声地向我们阐述着一种思想、精神和境界。
磨盘推日月，勤劳渡春秋。凌晨五六点，辛苦的

挖藕人开始忙活了。他们通过辨别藕杆颜色寻找淤
泥下的莲藕，黄色的有藕，发黑的无藕。他们整日

“身陷泥潭”,或蹲、或站、或跪，又苦又累，却给人们
的餐桌上增添了一道滋补美味的莲藕排骨汤，入口
粉嫩，让人回味无穷。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这样赞道：“夫藕生于卑
污，而洁白自若。质柔而穿坚，居下而有节。孔窍玲
珑，丝纶内隐。生于嫩而发为茎、叶、花、实，又复生
芽，以续生生之脉。四时可食，令人心欢，可谓灵根
矣。”莲藕做菜花样繁多，凉菜有卤花生拌藕丁、糖醋
藕片、凉醋香菜拌熟藕片，热菜有猪手焖莲藕、豉椒
辣炒藕丝、莲藕酱爆牛肉，用作主食有藕面包、酥香
藕夹、莲藕馅水饺，小食可做糯米藕、芝麻藕条、酥炸
藕丸，汤饮则有枸杞蜜枣莲藕汤、棒骨藕汤、梨藕汁，
不一而足。

如今，人们并不缺少食物，但懂得勤俭节约的家
庭，哪怕是面对简简单单的大蒜根、红薯茎和萝卜
叶，也能做出人间美味。记得我刚调进纪检监察机
关的一个秋日，祖父提议开展了一次“清廉家风厨艺
大赛”，我做的是一清二白——小葱拌豆腐，父亲做
的高风亮节——黄瓜炒什锦蔬菜，母亲做的公而忘
私——莴笋千张丝，祖父做的忆苦思甜——窝窝头
配雪里蕻……当时，面对这些不起眼的小菜，我心头
一震，立即跑到书房，在日记本里写下“一粥一饭一
餐，当思来之不易；家风家教家训，不应是束之高阁
的泛黄书卷，而应是舌尖上的清廉”句子。

深秋月正圆，有味是清欢。梧桐树叶一片片落
下，许多美食也一起落进了我的心里。

““后天后天””可期可期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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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韵荆州
□ 孙 斌

一
每到清秋就想家，一腔惆怅唱天涯。
秋风携着乡思雨，吹得黄花带泪花。

二
稻菽丰收乡老悠，桂花树下坐谈秋。
和邻斗酒夕阳里，月亮清风带上楼。

九九重阳，源自天象。重九时节，秋收在望。
正好登高赏菊，联情作赋。亦如人生，也有重阳，一
生之际，花甲秋深，儿孙绕膝，功成名就，退休颐养，
寄情享乐。

余：一介农夫，年逾花甲，退休无份，颐养有
缘。其谓缘者：地缘、物缘、人缘。吾生有幸，家居
乡野，地避三径，桥连宝树，临流有渡，卧波垂虹，别
径通幽。数橼木屋，雕楹画檻。芳草无名，翠织地
锦。长河如带，春波浩荡，秋水澄鲜，时见村妇沿河
捣衣，埠头老叟悬罾扳鱼。一簇长堤，穿村而过，绿
荫夹道，隐蕊含香。陌头陇亩，荒烟笼碧，金浪扬
波，秋收农叟，田歌互答，野艳撩人，此乃怡情养性
之佳处矣。

至若物缘至若物缘，，千年古树千年古树，，雌雄偶生雌雄偶生，，春景融融春景融融，，秋秋
辉冉冉辉冉冉。。夏送绿于乡庄夏送绿于乡庄，，秋飘叶于溪涧秋飘叶于溪涧。。慕名远慕名远
客客，，锦袖翩跹锦袖翩跹，，饱学佳士饱学佳士，，摩肩接踵摩肩接踵。。寻芳览胜寻芳览胜，，最最
是三秋是三秋，，古木生愁古木生愁，，老叶添黄老叶添黄，，疏条减碧疏条减碧。。树上瘦树上瘦

蝶迟舞，哀蝉号泣，仿知秋之将毕，寿限即至。蝼蚁
尚此，何况人乎？故重阳寓目，而几度沉思。鉴此
荆湘骚人，每逢重九，云集赖桥，共度重阳。秋树暮
云，诗酒遣兴。望黄菊而心慕，仰古木而神游；听雁
声以明志，观鱼虫以忘忧。

荒堤古陌，老树重阳，依时令而远瞻，凭登高而重
返。人缘集于世故，情谊源于重九。佳客远至，主宾
联欢，借重阳之赓酬，洗劳碌之尘嚣。笔邀秋风，毡铺
玉案，共裁素笺。善书者墨蘸金砚，奋腕疾书，跳珠溅
玉，笔走龙蛇。善画者粉渍浓淡，绘摩幽景，花溪停
舟，断桥觅路觅路，，云鬓仕女云鬓仕女，，楼台妆梳楼台妆梳，，跃然纸上跃然纸上。。

旧雨重逢旧雨重逢，，惠临荆南惠临荆南，，频斟蚁酒频斟蚁酒，，醉饮秋光醉饮秋光。。
看斜阳古道看斜阳古道，，听林熙鸟语听林熙鸟语，，霭霭秋树霭霭秋树，，离离薄云离离薄云，，望望
长空以寄怀长空以寄怀，，瞩秋月而生怜瞩秋月而生怜；；叹春光之有限叹春光之有限，，庆余庆余
年以无忧年以无忧。。似水流年似水流年，，秋光何多秋光何多，，临别作诗临别作诗，，情牵情牵
岳鄂岳鄂：“：“秋色弄清寒秋色弄清寒，，挥别梦不安挥别梦不安。。重阳渺消息重阳渺消息，，谁谁
念客衣单念客衣单”。”。

岁岁重阳今又是
□ 赖晓平


